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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初露 向岸而生

�王 悦

我叫日晖港，从同治年间起，我就叫

这个名字。 如你所见，我的年纪已经很大

了，脸上布满沧桑。

记得小的时候， 母亲就曾告诉我，我

呢是一幅作品，是一幅画。 往来的画匠们

会在我的身上描绘出他们心目中认为最

美、最合适的图案和色彩。 之后的时光里，

我也常能看到他们拿着毛笔在我身上挥

毫落纸。

那一年，我的臂弯被描绘成打造船舶

的港湾； 我的肩膀经常有大小船只停靠；

我的躯干填满了炽热的锅炉；而我的胸膛

则成了一望无际的跑道，可以供飞机直冲

云霄……母亲还同我讲， 我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我的身上承载着中国工业发展的

神圣使命。

时光飞逝，过了很久。 久到飞机已经

不再起飞，船只也不再停靠，他们一个个

都慢慢离开了。

时代似乎把我独自忘在了这里，我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日复一日地等待。

夜，很长，不时会有江水卷着浪花冲撞岸

边的声音传来，过后又静寂无声，似乎这

里早就被人遗忘。

直到 2012 年，我遇到了他。

那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儿，身上背着行

囊，看起来阳光又帅气，浑身上下充满着

活力。 正当我眯着眼睛想再仔细看看时，

他突然急速向我奔来，深鞠一躬，激动地

说：“您好！ 您好！ 我叫【西岸】！ 是一名画

师，很冒昧地打扰您，但如果可以的话，我

想继续完成您这幅不可复制的作品”。

这孩子似乎有些莽撞， 但又无比真

诚。 我有点愣神，沉默间却下意识地点了

点头，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实在

无法忍受无尽的孤独和漫长的等待。 这个

年轻人，也许会是个可以信赖的对象吧。

自那天起他就行动了起来， 挑选画

笔、选择工具、打起草稿，忙得不亦乐乎。

在忙碌的过程中，陆陆续续，他也会带来

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有的铲除破旧的斑驳，有的填补

损毁的缺陷，有的添置新颖的创意，有的

调整昔日的布局。 令我惊讶的是，我突然

间变得生动起来， 不再是平面灰暗的模

样，而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画卷。

有时看到他们激烈的争吵，我也会担

心：你说他们会不会画到一半就走了？ 会

不会觉得我这个老年人很麻烦？ 但隔天，

这群孩子又会带着笑容来到我的面前，开

始新一轮的创作。

时间把一个个精描的墨点连成了一

条线，我定睛一看，原来那是一条贯穿于

黄浦江畔的水岸线。

清晨， 纵横交织的大道车水马龙；傍

晚，咿呀学语的顽童手舞足蹈；深夜，我再

次听着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但此时纠结

的心似乎得到了缓解，那压抑了许久的情

绪好像也得到了释放。

闲来无事，我也会偷看年轻的情侣在

美术馆观赏典藏，漂亮的小女孩带着宠物

在草坪上飞扬， 录影棚内点亮了聚光，粉

色的樱花铺满了长廊。

10 年过去了，我的身上添置了新时代

特有的印记，他们相同又不同。

你看，当年的停机坪如今形成了一个

深谷，取代了当年的工业技术，以一种名

为“人工智能”的科技革命推动着整个世

界的发展，他们把这里叫作“数智谷”。

你听，那闪着聚光灯的港岸正传出歌

声舞影， 用绚烂灯光点燃了黄浦江畔，他

们称呼那儿为“传媒港”。

你听，隔壁铁路南浦站的轰鸣声早已

不见，一间有温度的城市公共客厅，正以

“金融城” 的名义向世界展示未来的生活

方式。

听说，未来还要在画布之上描绘“一

场、一湾、一心”，构建文、商、旅、体、娱融

合的联动产业生态，“热力秀场”“生命蓝

湾”“数智中心”与“一港一谷一城”串珠成

链，会成为新的核心地标……

今年已经是 2022 年了， 细算起来，

【西岸】画师已经与我相伴十年了。 看着他

从那个踌躇满志的少年，变成了意气风发

的青年，而我这个暮景残光的老妪，也在

他的画笔下又重获新生。

曾经的那股子严肃、清冷的气息被一

扫而光，人气和暖意不断涌入身体。

哦对了，孩子们还给我起了一个全新

的名字———上海西岸。

嘿，这就是我和西岸的故事。

晨曦初露，向岸而生。 我终于在这里

抵达了属于自己的彼岸。

过去十年，所有的西岸人已将这张画

卷铺就：如今，上海西岸这幅现代《清明上

河图》正在徐徐展开；我想，未来十年，这

部气势恢宏磅礴的伟大作品，定将在黄浦

江畔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色彩！

在我国古代文学长河中， 自梧桐入

诗词始，文人们便对梧桐寄予诸般情感，

并与不同意向结合展现出不同的画面。

他们擅长托物言志， 用寓情于景的艺术

手法道眼前之景，以抒心中之情，尤其对

秋日梧桐这一物象情有独钟， 毫不吝啬

地倾注着自己的真情， 以不同的情感面

对不同的梧桐， 创作出一篇篇动人心弦

的诗文。 从此以后，梧桐也从自然物象到

象征意蕴，走进高雅的艺术殿堂。

梧桐树，北方又叫泡桐，以前在老家

乡间的沟边、 地头或农家院落中随处可

见。 梧桐树开花已是暮春时节，一串串紫

色的花朵悬挂在光秃秃的枝条上， 花口

外翻，状如喇叭。 花谢之后会结出球状桐

果，看起来像果实，其实是次年开花的花

蕾。 直到初夏，梧桐树枝条上才会萌发新

叶。 秋风扫过，梧桐树叶慢慢变黄，接着

就是落叶飘零，因而梧桐是乔木中开花、

发芽最晚，落叶最早的树种，人们常说的

“一叶落而知秋”，可能指的就是梧桐。

梧桐是速生树种，十年即可成材。 因

其耐高温，耐腐蚀，过去常被人用来制作

大木箱。 在我国，最有名的莫过于河南兰

考县的泡桐树，目前已栽种 600 多万棵。

因其材质轻，音响效果好，也是制作民族

乐器音箱的首选材料。 因其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兰考县如今已成为我国古琴、

琵琶、古筝等民族乐器的制作基地，其中

徐场村就有 1.2 万人从事这一行业，年产

值高达 5 亿元人民币。

不知为啥， 就是这样最普通不过的

梧桐树，竟能让古代文人赋诗填词歌之、

颂之。 是“吾本凤凰，择桐而栖”的凤之高

洁吗？ 是“梧桐雨细，渐滴作秋声，被风惊

碎”的雨滴之愁苦吗？ 是“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的一腔愁情吗？ 是“无

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

秋”那份难以抹去的情思吗？ 亦或是“金

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 熏笼玉

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的深宫幽怨

呢？ 所有笔墨描写的都是秋天的梧桐，为

何不写春、夏和冬天的梧桐树呢？

梧桐树在四季交替中变换着不同的

色彩，春天一树花，夏天一树绿，秋天一

树黄，冬天则是一幅默立的画，它就这样

年复一年地生长着， 只有奉献， 而无索

取。 它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贫瘠，耐得住

严寒， 这就是梧桐树既平凡又高雅的品

质，可惜它不会说话，但古代的文人们替

它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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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驹过隙， 踏上这片古代遗

址与现代文明并存， 城市喧嚣和

大漠荒凉兼具的陌生国土已经快

一个年头了， 1 万多公里的现实

距离仿佛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

当我还沉浸在卡萨布兰卡的电影

里， 徜徉于色彩斑斓的城市光影

中， 虔诚的宣礼声一下把我拉回

到现实里……看着眼前简陋的医

疗卫生条件， 感受着医疗资源的

匮乏和不平衡， 总书记的话语犹

在耳边响起，“长期以来， 一代又

一代援外医疗队队员牢记党和祖

国的重托， 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

神，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

全心全意为受援国人民服务，促

进了受援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

人民健康水平提高。”我想这不仅

是总书记对援外医疗工作的高度

评价， 这也是我们每一位援外医

务工作者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参加援摩医疗工作之前我

有幸成为了入党积极分子， 而援

摩工作正是党对我的一次考验，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摩洛哥的

医疗条件相对国内要落后很多，

开展工作更是举步维艰。 每当这

个时候，我就想到白求恩大夫。我

深知自己终其一生也很难达到他

的高度， 但是只要跟随他的精神

指引，每天的点滴进步都是收获。

工作艰苦， 却有着幸福的底

色。每当看见病患的面容从忧愁变

为喜悦，就能深切感受到援摩工作

的意义所在，幸福感和成就感从心

底油然而生。援摩工作不仅传播了

先进的医疗技术，更是架起了中非

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

在援摩的日子里， 思乡之情

时常让我辗转难眠， 但我始终牢

记着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我

要继续坚守，我要践行我的使命，

将爱延伸到更多地方。

接下来， 我会继续履行好医

务工作者的使命， 牢记救死扶伤

的初心，为促进中非友谊而努力，

为党的“二十大”召开增光添彩。

（作者系大华医院援摩医疗

队员、普外科主治医师）

我的援摩周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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